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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栗宪庭 来源：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自有未泯灭的人文感觉 

     “对伤害的迷恋”是我们在讨论展览主题时，孙原偶然开玩笑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

好，而且达到共识，因此就用这句话作我们展览的题目。如果把萧昱参与的另外一个展览

“疼”，放在一起看，就更能说明问题。 

    那就是艺术家实际上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所有敏感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即一种狠

劲，一种恨的情绪，一种心疼的感觉，狠、恨与心疼，源于一些敏感的中国人实际上正处于一

种心理崩溃的感觉中——这个世界真的要发生什么，这个社会存在的一种很恐惧的东西，一种

让人受不了的气氛，造成我们必须表达的内心积郁、恐慌、无奈、愤懑、无聊……它撞击我们

的心灵而使我们疼痛难耐，只有通过这种很极端的材料表达出来。 

浪漫诗意背后隐藏着恐惧 

    萧昱的作品有一种浪漫和诗意的感觉，但作品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恐惧感，或者说他把内心的

疼以一种浪漫和诗意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寓悲凉于美丽的古典悲剧。萧昱作品的

话语是用若干种动物拼接成一种新奇的“动物”，《luan》使用了兔子、鸟和婴儿的人体标

本，《jiu》使用了科学试验的白鼠，《wu》使用了兔和鸭。萧昱3个作品成为一个系列，让

人联想到 的是，诸如克隆(复制)、高科技的发达以及愈加人为化的生存环境等等。在“疼”那

个展览中，萧昱在沙子上装置了枯树根，枯树是他的怪异新奇的wu，作品使人在新奇中有一

种心疼的感觉。 

    科学的高速发展，人类愈加生活在一种人为化的环境中，而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自然的掠

夺、破坏以及远离之中，尤其在中国，这种破坏完全是疯狂和肆无忌惮的，而且所有这些疯狂

的破坏，又都是以美丽诱人的名义，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进行的，正因为这种未来的“美

丽”，就愈加使我们恐惧，萧昱的作品把握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感觉。{jiu}中有几句话：体

积很小，繁殖力强，适应性大，未来主人。iiu使用的动物来自实验室，而实验室孕育着未来世

界，这是艺术家表达的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人类不断地制造着方便自身同时也是控制自身的

新的物体。 

    孙原和彭禹的作品在语言方式上最狠。孙原做的第一件使用动物的作品是《水族墙》，是用

鲜活、生猛的海鲜动物砌在两道墙上，并形成一个通道，人们观赏这个作品，就必须通过这个

嵌满水族的墙。水族怪异的造型和斑斓的色彩，水族被嵌入的方式的残忍，以及观众在观赏时

小心翼翼害怕被刺伤的感觉，形成一种富有感官刺激的、类似“色彩斑斓的毒蛇”那种邪恶的

美感。在现实生活中，水族形象的刺激同时作为美食，喜欢吃海鲜的人们同样具有相似的心

理，无怪乎餐馆常常用“生猛海鲜”来招待顾客。~haney))是孙原使用人体标本作的第一个

作品，同样以对立、冲突和相反的因素来构置作品：一个巨大的冰床上，用亲昵的方式放置着

一个孩子和一张“父亲”般的脸，然而巨大的冰床散发刺骨的寒气，孩子和“父亲”人体标本

这个材料本身，带给观众的是死亡气息的感官刺激。《追杀灵魂》是孙原和彭禹第一次合作的

作品。 

    一个大热量灯的灯光通过凸透镜，聚焦在一条狗尸体的脑袋上，狗脑袋在强光中燃烧，作品

的题目上写着：“如果一条狗的肉身死了，你必须将它的灵魂杀死，让死亡成为永远的死。”

这种狠劲，源于灵魂的不死，无论是狗，是人，还是像狗的人，像驴的人，像老虎的人……当

他、它们的肉身死了之后，他、它们的灵魂依然肆虐着我们活着的人，事实上，活着的人常常

生活在死人灵魂的控制之中。《人油》是用人的油喂一个未成年孩子的人体标本。 

    波伊斯的油脂充满了生命的温情，而孙原和彭禹把废弃的人的脂肪炼成人油，把温情换成绝

望的狠，然后，静穆得像古典宗教绘画的情调那样用人油喂一个死孩子。《连体婴JI．D>是彭

禹和孙原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一个连体婴儿的人体标本，虽然庄严和正襟危坐，但把自己生命的

 



血输给了死亡，让人去感觉一种“无法挽救的死亡”，那是一种极端无奈的感觉。 

 一种狠劲与一种欲望 

    朱昱的(植皮)语言十分简洁到位，朱昱说他躺在床上等待医生割自己身体上的皮时，他有一

种极端无聊的感觉。他最后把自己身上的那块鲜活的皮肤缝到猪肉上，等于让人真实地感到，

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充斥着一种类似把有生命的皮植在猪肉上的那种无聊，以及对这种无法逃避

的无聊的恐慌和疼痛。人体胳膊标本握着极长的绳索是朱昱使用人体标本的第一件作品，题目

《袖珍神学》。而《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是用人的脑搅成肉馅做成的罐头。 

    朱昱认为，新技术无休止的膨胀发展，种族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这些人

类观念的原动力，是源于人类对死亡的忧虑，而“一具尸体，肉体与精神的分离，一个死亡的

人脑，思想的终结”，一只近乎腐烂的胳膊，拿着无尽的绳索，仿佛死亡永远缠绕人们。人脑

作为人产生思想的物质，搅碎它仿佛就铲除了思想。当然这只是一种狠劲，它源自艺术家对人

类思想的某种恨，因为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思想的控制。 

    琴嗄的作品多与性有关，《通道》是张着嘴伸长脖子的马头，那是一种强烈欲望的感觉，而

且作品是用这种马头做成的长廊，观众走过长廊，就仿佛陷入一个欲望的海洋。包括《醒世?
喷泉》、《接触》、《通道》、《鸳鸯浴》，都提示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事实上成为一个物欲

横流和淫乱充斥的糜烂世界。尤其《接触》、《鸳鸯浴》，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一种漂亮的粉红

色、玫瑰花和腐烂的语言因素，给人一种强烈的“溃烂之处，艳若桃李”的感觉。 

   《冰冻》是琴嗄第一次使用人体标本做作品，与长满烂疮的粉红人体雕塑比较，他在人体标

本上作出爱滋病或者病毒的感觉，加强了作品的真实和感官刺激的强度。人太容易健忘人类自

身的丑恶，或者说人类极善于粉饰自己的丑恶，人类需要强刺激。因为各种媒体的宣传，我们

好像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我们生活的环境，充斥着虚假的花里胡哨的、漂亮的、艳俗的东

西，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已经腐烂得无法挽救，正是琴嗄作品提示的“溃烂之处，艳

若桃李”。 
    狠劲体现在张涵子的《命比纸薄》中，是他用压路机把猪头压扁，然后做成地板，任人踏

踩。猪头在中国的话语环境系指愚蠢，而愚蠢与强权一体，肆意践踏着智慧，成为我们生活中

的家常便饭，当然一定要把“猪头”压扁，“再踏上一万双脚，让它永远不得翻身”。 

一生最后一个行为艺术 

    张盛泉于2000年1月1日，在大同自己的寓所自缢身亡，他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作为他一生

最后的一个艺术行为。这使他的这个作品充满了一种彻底浪漫的人文主义，因为在他离开这个

世界后，我们在他居住过的房间，发现了他写在墙上的许多格言式的艺术心得，其中一段是：

“艺术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不要保持生命的问题。因为艺术家的任何发现一旦被人利用，哪

怕被自己利用，它就失去了意义。”1997年，大张(张盛泉)在西藏作了一个行为《渡过》，

即背一只羊过河，然后杀掉，他属羊。 

    后因被劝阻，羊没有被杀。后来我们在他的一张字迹凌乱的纸上看到一段话：“现在，我承

认放生是对的，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怨气让一只无辜的羊去受过呢?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行为

艺术就是无条件地摧毁自己，摧毁自己的身心和肉体。任何做给别人看的东西实在太可笑

了。”“在这个主体全面退场，媒介充斥一切的今天，系统和背景化的知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

气来。有血有肉、极端个人化的东西应该做最后的挣扎，艺术应该还原成一次事件，而不是

理。”而且在1992年以后，他一直在有意识地作贱自己的身体，一直在放弃作为一般意义上

的生命——而对于他已经变为臭皮囊的东西，这从他生活过的房间的痕迹就可以感觉到这一

点，而且自1992年以后，他开始逐渐与外界断绝来往，他拒绝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包括他

的亲人，在他的遗嘱中他还嘱咐他的弟弟原样保留他的房间。 

    对于艺术，这种狠劲当然只是一种情绪，在这种狠中蕴涵着彻底的无奈和疼痛的感觉，并且

直面这种无奈和疼痛，所谓“对伤害的迷恋上”，即这种使艺术家迷恋的、必须诉说的内心的

疼痛、恐慌、无奈和心理的崩溃感，而且，对被伤害了的灵魂的诉说，一定也会伤害久已麻木

了的心肝。有人认为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是对人文的彻底破坏，我以为心疼之深，才以极端的方

式去表达，自有未泯灭的人文感觉在，麻木才是人文感觉的真正泯灭。 

    从自己身上挖皮，炼人油，用压路机压猪头，把老鼠缝接在一起，把死孩子的头和兔子、鸟

的尸体的部件缝接在一起……都体现在语言上的暴力化的倾向，其实这也是一个国际性倾向，

丹铭?赫斯特(Damien Hirst)给人欣赏劈开的牛和猪，马克?奎因给人看用自己的血凝固成的

自己的雕像，穆娜?哈通用医用内视摄像机，拍自己的心脏和胃的活动给人看，弗兰克．B当着



观众刺伤自己，让观众欣赏流血，欣赏自己因失血过多而昏厥……艺术家是怎么了?疯了吗?如
果留意一下如今的电视、报纸等媒体，就会有一个答案，这些媒体每天都充斥着战争、凶杀、

强奸、车祸、自然灾害……人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通过媒体习惯和消费着暴力。 

    所以不是艺术家疯了，是这个世界疯了，或者与其说，当代人类在欣赏暴力，不如说当代人

类开始习惯真实地面对人类的另一面——丑恶、暴力和自己每天都在制造灾难的本性。欣赏美

是人的本能，欣赏丑也是人的本能，只是过去的艺术太善于扮演粉饰的角色了，这是人善于粉

饰自己丑恶的本能决定的，不是艺术家决定的。怪不得像《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

这样的电影有那么多的票房。人们在《拯救大兵瑞恩》中可以欣赏血肉横飞的场面，而《泰坦

尼克号》人们所以喜欢，并非因为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很熟悉、很俗套，而俗

套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么吸引人，实际上是沉船拍得很刺激和残酷，爱情故事以一个极端残暴的

方式表达出来，就跳出了俗套，是俗套的爱情反衬了真实的残酷。 

科学所用者为何不能为艺术所用? 

    这个展览涉及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些作品使用了人体标本这种材料，它涉及

了道德问题，而这个与道德有关的问题的背后是与死亡的文化有关。这使我们想到90年代英国

一批年轻艺术家如丹铭?赫斯特有一个作品，是和尸体一起生活了好多天。他回述他的感觉，

说他开始觉得很恐怖，后来就觉得尸体就是个东西。这个心理的转变过程给当代艺术一个最大

的提示就是，在人死亡以后，留下的尸体就和别的东西一样，它就是个物体。不管是传统的还

是现代的人，我们给死人太多文化上的界定，包括古代中国人的厚葬风。如果尸体被当成一个

东西，它最大的好处是人给予它文化上的含义被消解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东西，死人已不是

人了，它和别的物体一样只是一种材料。 

    就像鸭、羊、牛、猪这些东西，活着的时候是生命，它们被宰杀之后是食品，我们吃烤鸭

时，烤鸭便是个食品的概念。那么，艺术家现在使用人体标本，在艺术作品就是材料的概念。

我们从丹铭?赫斯特的行为到中国这种直接使用了人体标本的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它最

大的试验性结果，是它确实把艺术的材料拓展了，突破了一个禁区。朱昱甚至认为：“我们从

研究长生不老药到研究基因技术，从用动物祭神到对动物保护，从对天神的膜拜到对太空探

索……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怕死的一w2,态和对永生的渴望，我最大限度地靠近尸体，去体会死

亡的含义，……也许一种新的精神才能产生。” 

    每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的机会看到尸体，尸体对每一个人除了它的文化含义，由于它的特

殊的刺激性，它还会成为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印象，而影响一个人后来的感觉。如萧昱在谈他

的创作体会时，就回忆了他在9岁时看到的尸体的感觉：“1974年冬天，晨练。跑在我前面的

同学一阵混乱，当我离近时见大家抢一个又硬又粉的东西，那是一个赤裸冻僵了的小孩，大约

半岁，脖子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绳子。和所有孩子一样当时我并不害怕。 

    我在想像他母亲的模样，他们家被子的图案样式，或者他还有几个哥哥，奇怪的是我当时认

定他没有爸爸。”“1997年夏天，重庆。过马路时看到地上有一摊血，旁边有一辆面包车，

挡风玻璃全碎了。围观的人都在说自己看到的情景，各置一词。我的眼前反复地出现一个瞬

间——他弹起并砸进车窗。可是血为什么流在外边呢?一路上我设想了种种可能，度过了一个

下午。联想占了我生命的大半时光。”所以作品中使用人体标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且中

国的美术学院，继承了欧洲艺术学院的传统，为了学习人体的结构，至今每一个在校期间的学

生，常常研究尸体，甚至参与医院的尸体解剖。尸体——人体标本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早已是

司空见惯和没有多少神秘感和禁忌的一种“东西”。 

    据说，丹铭?赫斯特曾经有一个作品的想法，他准备劈人，劈他奶奶，而且据说他奶奶已经

同意，但他一直没有做。在西方，这种法律可能更严格，也许在西方更严峻的是宗教的禁忌。

而中国文化实际上的破碎，传统的价值标准早已荡然无存，支撑中国的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

所以，宗教的、法律的禁忌，不能构成艺术家使用人体标本的最大障碍，艺术家实际上面对的

是当代艺术史，而艺术史鼓励对材料的开发。 

    所有持反对艺术使用人体标本的人们，都可以接受科学使用人体标本的事实，但是，我们想

申述的恰恰是：人体标本能够为科学所利用，为什么不能提供给艺术利用?即使是科学，解剖

也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遇到了问题，也引起很大的争论，后来就成为正常的事了。今

天我们艺术家使用了尸体，成为事实，我想它还是可以试验，可以讨论，如果它能为艺术所

用，能成为一个艺术作品的话，它作为一个材料，在某种意义上和科学上的应用是平等的。 

                                                  (原载《典藏?今艺术))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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